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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开始创业，81岁仍关注时事
一直精力充沛，高瞻远瞩——
他就是我家的精神导师
记者 崔凌琳

18岁创建区里第一家农机厂

父亲出生于1938年，小学毕业后在上海做了两年多学徒又
回到了家乡。

刚回乡时，家乡毫无建设，当时的樟村乡章水区甚至都还未
通电，一切就像一张白纸。

父亲告诉我，当时乡里正在筹建发电站，他便凭着一腔热血
带头发动。用了两三年时间，崔岙、密岩、大皎、赤水，从章溪
河一直到山上，很快建起了10多座小型水电站。

有了电以后，父亲又发动乡亲组建手工艺社，来改变当时落
后的生活。他带头创建了区里的第一家铁木农机厂，开始了人生
的第一次创业。

创业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一件信手拈来的事。铁木农机厂
没有设备如何开工？好在通过上海的师傅介绍，他带上500元，
叫上了三四个人，从上海将一台二手的木头车床抬上了轮船。

当时的交通在今天看来是无法想象的，机器从码头卸下后，
父亲和工人们用手拉车一路拉回工厂。

有了这台老式车床，父亲开始慢慢接一些来自上海的螺丝、
五金零件加工活。

不过，那时的工厂，运输基本靠手拉车，长途交通工具就是
轮船，从工厂到轮船码头几十公里的路程，父亲背上一大包加工
好的小螺丝，买上一张大通铺便出发了。即便是到了上海，他睡
的也是地下室，条件十分艰苦。

父亲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年，他才18岁。
这个男人的身体里似乎流淌着永不安分的因子。他看到当地

农民的生产工具比较原始——切番薯藤吃力，削番薯费时，就决
心帮大家改进劳动工具。不到一年，他先后创造了切割机、薯片
机、贝母加工机等4种农用机械，将附近的老百姓从繁重的体力
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

1958年 11月，父亲作为宁波市青年革新家，到北京参加
“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周恩来、
朱德和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
了。

讲述人：孔燕波
父亲：孔庆鹤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
是一个激情四射的热血青
年；改革开放成全了他积淀
已久的事业构想；80 年代
末，他及时果断带领企业转
产，奠定了发展至今的稳妥
路径；1995 年，他激流勇
退，表现出那一代创业者难
得的气魄与洒脱；而如今，
年近八旬的他，依然没有与
时代脱节，他侃侃而谈，国
际国内、天文地理，仿佛无
一不通……

他，就是我的父亲。

一个表带厂解决500多人就业

自我记事起，父亲好像是“公家的”。在我印象中，我和弟弟、妹
妹从小就是自己在照顾自己，养成了相对独立的性格。

我小时候，母亲在外地工作，一般一到两周才回家一次，而父亲又
经常出差，出差也罢了，有时出差回来，还会带很多客人来家里吃饭。

父亲性情豁达，交际甚广，我们从小也就学会了这种突如其来的交
际和招待。当然，这些对我们的成长而言也不无益处。

我们从小住在农村，却是非农户口，没地分、没工作安排。那时
候，我们住的是出租屋，一下雨，泥地又潮又湿，可父亲并没有向乡里
过多要求。他常说：“我们把企业办好了，不仅能够照料好自己，连我
们的职工都可以得到妥善的安排。”

1978年，父亲又创立了华光金属表带厂，请了上海表带厂的师傅开
发不锈钢金属表带。1981年，表带厂规模得到提升，招聘了100多名非
农业户口的职工子女，解决了当地500多人就业，这或许是那一辈企业
家骨子里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吧。

困难怕什么？胆子要大！

改革开放带来了“建设浪潮”，父亲的小小铁木农机厂终于扩建成
章水机械厂。在华光金属表带厂的基础上，华光照相机厂、华光电视机
厂相继成立，发展势如破竹，令人充满激情。

然而，当时的企业既缺乏材料，又缺乏设备，技术人员更是无从邀
请。

即便如此，父亲依然动力十足、信心满满。
没有材料，他通过合作单位、朋友的介绍，千方百计从当时的国有

企业调拨到了原材料；没有资金，也没有银行贷款，他便通过发行企业
债券方式，发动员工筹款，买来了车床、铣床等设备；没有高级人才愿
意下乡来工作，他一方面聘请上海一些退休的技术人员前来进行技术指
导；另一方面在员工中抽取骨干去当时的杭大、上海机械学院、宁波电
大进行培训、深造……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成立了当时乡里的第一家乡镇企业——华光
实业公司，并很快将公司的年产值做到了百万元，甚至千万元。

他常说：“一点点困难就畏首畏尾，注定什么事都做不成，困难怕
什么，胆子要大！”

他的语言如此，行动亦是如此。
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相机进口极大冲击了国产相机的市场，国内

相机厂家纷纷下马转产，父亲亦当机立断谋求新路。
经过市场调研，我们发现，国外在教学仪器方面需求量可观，华光便

开始了光学仪器出口的新方向。我在父亲的指导下，接手完成了公司第一
个出口订单，收获良多。也正是这个方向，一直指引着企业发展至今。

他就是我们的精神导师

光阴如梭。转眼间，我已是80后的父辈，然而我深深觉得，真正体
味过创业艰辛的，应该还是我父辈那一代人吧。正因为那种无法想象的
艰辛，他们中很多人都已年过半百，却依然还恋恋不舍于自己打拼出的
那方天地。但是父亲，却在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选择了激流勇退，这种
气魄与洒脱，令很多人折服。

父亲退休后，几乎不再过问公司的具体事宜，只是头几年，偶尔还
会给我们开开小会，讲讲形势变化。父亲不过是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
然而他的认知和见地是我们兄弟姐妹所不能及的。

现如今81岁高龄的父亲，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
翻看国际国内新闻。如今，我们的工作节奏快了，要费心的地方不少，
常常也没那么多时间关注太多时事，父亲就会在茶余饭后与我们聊起这
些，并且用他一贯豁达而又坚毅的口气，给我们最有力的鼓励：“不要
怕，危机是危机，也意味着机遇，看看怎么在危机中找机遇就对了。”

我常常感叹父亲用之不竭的精力，但更钦佩他高瞻远瞩、几十年都
不曾过时的远见卓识。他就是我们的精神导师。

从父亲创业、兴业，到我们接手发展，我们一直秉承着父亲的那份
踏实、稳健的作风，也时时想起父亲面临困境、危机时表现出的睿智和
果决。

金融危机之时，我们最终安然度过；去年下半年至今的汇率变动，
我们也努力应对。如今，我们的企业司年产值8000多万元，90%以上
产品出口欧美。

我坚信，父亲的思想和精神，会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越传越远。

孔燕波（左一）与父亲孔庆鹤（右二）陪外商用餐。

改革开放
周年 我们的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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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孔庆鹤受表彰回来，特地
戴着奖章去照相馆拍照留念。

1958年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

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时，孔庆鹤在天安门前留影。

孔庆鹤先生年轻时在工作中。


